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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 2025年5月31日 星期六4

  通渭平襄镇中林山、襄南镇顶头山和箭杆岭，有
三座太白庙。李白，在不同的山巅闪耀，如同散落的
星辰，无声诉说着当地人对诗仙跨越千年的倾慕，这
不仅是对一位诗人的怀念，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
对话。
  “黄河之水天上来”“直挂云帆济沧海”，那些雄浑
壮阔的意象，恰似通渭人眼中奔腾不息的生命长河。
他们或许不曾读过万卷诗书，却在与土地的对话中，
读懂了李白诗中对自由、对理想的炙热追求。三座太
白庙，便是他们将这份精神寄托具象化的见证。
  清代李家店乡蒲家坪14岁中举的蒲捧阳，为太白
庙撰联：与杜老共论文章，万丈光芒，落落焉，独有千
古，迄今凭吊遗踪，渭北春树，江东暮云，过客苍茫感
桃李；是长庚偶来尘世，十分明月，洋洋乎，相见三人，
忆昔沉沦斗酒，华顶吟秋，名山寄好，一生潇洒作
神仙。

  与先贤对话，我应和了一联：仰阮公同慨世象，千
般垒块，郁郁哉，独扬逸致，迄于瞻顾旧道，洛中素影，
邺下清风，过客欷歔思俊彦；似白鹤偶落尘乡，满纸珠
玑，洋洋矣，各现枢机，往昔举杯邀月，河湄浩歌，海滨
泛棹，半生逍遥傲王侯。
  在历史的长河中，大唐的风韵或许已逐渐远去，
但在通渭，那份对诗性、对文化的热爱从未褪色。它
们不仅是建筑的存在，更是精神的载体，让后人在触
摸历史的同时，感受文化的力量。这种执着，跨越千
年，生生不息。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四川威远知县李南晖告
老回到故乡通渭。五年后，石峰堡事变爆发，他将官
袍叠成战旗，率次子思沆、侄师沆招募壮丁助城防守，
殉身时已是75岁的老人，乾隆颁旨按知府礼葬。
  他的生命，正如他为关帝庙所撰联：匹马可独行，
仗此生凌霄浩气，会风虎云龙，别自有千年事业；双眉
常不展，悯当时满目群雄，同石牛腐鼠，那堪登一部
春秋。

  他把血肉之躯挺立成守护安宁的城墙。知府规
格的棺椁里，躺着的不仅是太仆寺正卿，是老百姓对
仁政的期盼，是百姓心中的“李爷”。城隍庙里的香
火，不仅是世代的敬仰，更是通渭人世代传颂的脊梁。
  那些散落于通渭民间的对联、门楣、屏风，镌刻着
儒家“修身齐家”理念的文化密码。“霁月光风在怀袖，
白云苍雪共襟期”，冷文炜让书画艺术从文人案头坠
入人间烟火，以最柔软的笔触，书写着最坚韧的教化
史诗。
  乾隆五十年（1785年），一生曾在9个县任过知县
的66岁的山东大汉冷文炜，赴任通渭。
  冷文炜写给通渭学子的诗篇：“墨池烟暖笔花春，
片纸能留万古神”，他将官衙化作书院，以诗文为政
令，用“文治”替代“刑治”。
  冷文炜留下的《通渭咏古》中：“残碑犹记前朝事，
古墨长留后世珍。”那些被黄土掩埋的石碑会风化，那
些悬挂于厅堂的字画会褪色，文化的精神内核却历久
弥新。通渭人将“家有冷字不算穷”的谚语代代相传，
是对文化价值的确认。
  冷文炜将抽象的道德准则注入了具体的艺术形
式。当百姓在《朱子家训》的书法作品中感悟持家之
道，在《耕织图》的水墨晕染里体会民生艰辛，艺术便
超越了视觉享受，成为道德启蒙的重要媒介。这种转
化印证了文化的本质，使“道”不再遥不可及，而是融
入日常生活的呼吸之间。
  冷文炜重塑了通渭的精神肌理，这是“天下之至
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的生动注脚。楷书的方正教会
人们恪守规则，草书的狂放启迪着突破桎梏；水墨留
白处蕴含着“空纳万境”的包容智慧，浓墨重彩时彰显
着“执中守正”的处世哲学。这种以柔克刚的教化，让
文化如春风解冻，在浸润中构建起稳固的精神秩序。
  冷文炜当年写下的“近圣书院”匾额，历经风雨依
然苍劲如铁，这四个大字不仅是建筑的标识，更是通
渭文化基因的编码。在临摹“学海无涯”时，指尖触碰
的不是冰冷的纸张，而是两百年前文人的儒雅气息；
在品鉴《墨竹图》时，眼中浮现的不仅是墨色竹影，更
是儒家“君子气节”的具象表达。
  1939年9月，冷文炜创办近圣书院所扩建的通渭
县立初级中学成立，平襄镇举人孔宗尧在校门题写：
中原自古为文物之邦，何世无材，养成枝干参天起；学
校于今乃英年所会，诸生有志，切向根源实地来。

  这种日复一日的笔墨浸润，将文化价值编织进生
活的经纬，将抽象的文化精神编织成可触摸、可传承
的生活仪式。冷文炜倡导的书画之风，经过岁月发
酵，早已沉淀为通渭人的自觉，对他们而言，热爱书画
不是选择，而是与生俱来的文化本能。
  站在通渭蟾姆山岗上东望，冷文炜的身影早已融
入历史的烟霞，他用笔墨书写的文化传奇，如同牛谷
河水，在岁月长河中泛起层层涟漪。这涟漪里，既有
“以文化人”的智慧光芒，也有“化成天下”的追求，更
启示着后人：真正的治理之道不在于城墙的高度，而
在于文明的厚度。
  书画艺术不仅定义了通渭的文化身份，更塑造了
通渭人的精神气质。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对土地的眷
恋，都倾注在笔墨之间。在通渭人眼中，书画不是遥
不可及的艺术，而是记录生活、抒发情感的语言。这
种全民性的文化热爱，让通渭人觉得，即使栖身简陋，
也能在书画世界里拥有一片诗意的天空。
  陇原苍苍，渭水汤汤。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
牛树梅考取进士。他从科举中踏浪而来，以一支如椽
巨笔，在朝堂之上书写清廉为民的篇章。整饬吏治，
兴修水利，兴建书院，公正严明，成为了百姓心中的
“牛青天”。75岁高龄的牛树梅“以老病相辞”，从四川
按察使任上回到故里通渭鸡川镇。

  从宦海归来，将半生的济世情怀，凝练成《省斋全
集》十二卷的墨香，让《闻善录》四卷的谆谆劝诫，化作
滋养人心的甘霖。《湑叶文存》《思源录》里，每一个字
迹都镌刻着岁月的厚重；《二语合编》《牛氏家言》中，
每一句箴言都寄托了良苦用心。通渭的中堂上，永远
洇染着牛树梅的风骨。
  “真人品从五伦做起；大文章自六经得来。”“念先
世灶有凝尘，床无宿火；望后人出耕绿野，入课青灯。”

“今日鱼龙相杂；他年鸡凤各殊。”他将朝堂上的济世
之志，成为书院里的谆谆教诲，他将朝堂的浩然正气，
化作乡间的清风细雨，是对“一等人忠诚孝子，两件事
读书耕田”诺言的坚守。
  放下官印，拾起锄头，却未放下济世情怀，行走在
阡陌之间，他用德行教化乡民，以德为墨，以善为纸，
在黄土地上书写新的治世长卷。
  在榜罗镇张川村有两株倔强的“树”，78岁的刚强
兄弟以铁锹为笔，在荒山野壑间书写五十余载义务植
树的岁月。8万株树苗扎根黄土，将400多亩西北荒
原，染成一片蓬勃的绿洲。
  他们握着铁锹的双手布满老茧，却能读懂荒山对
绿意的渴望；他们不曾执起画笔，却用目光将水墨丹
青的神韵深深收藏。穿过刚强兄弟种植的近15亩牡
丹园，走进厅堂，跟每一个通渭人家一样，满墙的字
画，这不是附庸风雅的装饰，是对心灵家园浇灌的
寄托。
  兄弟俩虽不谙笔墨技法，却能从画中望见心中的
山河，那些在植树时见过的朝露晚霞，那些在护绿路
上感受过的清风明月，都在一幅幅字画里存在着。他
们用植绿的坚韧守护土地，用对字画的热爱滋养心

灵，这或许就是生活与艺术最动人的关系：艺术源于
生活的积淀，又反哺生活，让平凡的日子绽放光芒。
  生活与艺术的界限，在刚强兄弟的生命里悄然消
融。他们用行动诠释着，生活即艺术，耕耘即修行，每
一次挥锹，每一笔落墨，让粗糙的生存劳作与细腻的
精神追求，在岁月的淬炼中相互涤荡，是生活最本真
的倒影，是对美好最纯粹的向往。
  剑影归时云墨起，乡心落处砚池香。当硝烟褪
去，昔日的号角在宣纸上化作苍劲的笔触，战火凝成
墨色里的山河。在鸡川镇司家川村，司俊杰这位解甲
归来的老兵，用画笔丈量家国，每一道线条都铭刻着
戍边的誓言，每一片晕染都流淌着对故土的深情，在
水墨氤氲间，续写着永不褪色的忠诚与眷恋。
  司俊杰说，人的精神被一种亢奋的诗意所眷顾，
心灵的倾诉便如芦花禽羽般蓬松展开，丝丝缕缕尽托
于心仪的那个物象之上。这个时候，人的心性与物性
之间便有了奇遇知音般的双向融流。司家川的自然
风貌和丰富的民俗，为艺术家们提供了鲜活的创作题
材，他们的作品到处是烟火味道。
  艺术之光，生命之焰。大卫的凝视，传递着勇气
与信念，即使身处困境，也要坚守内心的理想，让生命
绽放出璀璨的光芒。梵高的向日葵，如燃烧的太阳，
浓烈的色彩，礼赞炽热的生命。艺术，如这般神奇的
魔法，将绝望化作希望，让心灵重获自由与生机。
  当现实的枷锁越沉重，他们对彼岸世界的想象便
越瑰丽。法国中世纪的修道士们，栖身于阴冷潮湿的
修道院，每日与清贫、劳作和病痛相伴，正是在这样的
岁月里，手抄本的艺术达到了巅峰。
  敦煌的戈壁滩上，风沙曾掩埋过无数商旅的尸

骨，却掩埋不了石窟中飞天的衣袂。在动荡的魏晋南
北朝，中原大地战火纷飞，河西走廊的居民背负着生
存的重轭，却将希望凿刻在岩壁之上。画工们在幽暗
洞窟，将人间疾苦熔铸成佛陀慈悲的眉眼，伎乐天飘
逸的舞姿。
  在西北黄土高原的褶皱里，通渭像一方被岁月焐
热的砚台，将岁月的磨难研成墨汁，用世世代代的执
着挥毫，书写出震撼人心的艺术传奇。与萧县、浦江、
高密相比，通渭的书画现象更似一场在贫瘠中绽放的
精神奇迹，是人类在生存困境中对美的朝圣。
  与萧县农人以泥浆为墨、在墙壁作画的质朴不
同，通渭人将书画刻进了血脉深处。这里干旱少雨，
土地贫瘠，曾是国家级贫困县，“十年九旱”的生存困
境如巨石般压在肩头。皲裂的手握着毛笔，在粗麻纸
上写下“耕读传家”的信念。这种近乎执拗的坚守，超
越了简单的艺术爱好，成为对抗苦难的精神图腾。通
渭人在书画中找到了与命运对话的方式，不是妥协，
而是以笔墨为刃，在绝望中开辟出希望的天地。
  浦江书画传承于山间清泉般的静谧，而通渭的书
画热潮，则如黄土地上的惊雷。这里的书画市场是全
国最奇特的风景：每逢集日，操着浓重方言的农民们，
肩扛锄头与手捧书画同时出现在集市。当物质的困
顿将生活挤压于一隅，书画却化作通渭人挣脱束缚、
奔赴精神自由的通道。
  高密红高粱地里的艺术带着乡土的浪漫，通渭的
书画精神却更显悲壮与庄严。这里的每一幅作品，都
浸透了汗水与泪水，每一笔勾勒，都是对生命的叩问。
当其他地区的书画是生活的点缀，通渭的书画却是生
命的必需；当他处的艺术是清风明月，通渭的书画则
是赖以呼吸的空气。
  这种审美救赎，赋予了通渭人的生命以超越苦难
的崇高价值，也为人类在精神危机时代寻找出路，提
供了一盏不灭的明灯。
  在通渭，没有江南的烟雨滋养纸砚，没有富足的
闲情研磨时光，唯有粗粝的现实与炽热的渴望激烈碰
撞，印证着泰戈尔的诗句：“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
以歌。”
  通渭悦心国际书画村，214亩的天地间，12.9万平
方米的建筑群落，承载着3万书画人炽热的创作激
情，300余家商户的笔墨展示着通渭人的风貌，60余
场国家级展览在此绽放光华，让通渭与全国艺术脉
动同频。这里不是单纯的景区，而是通渭现象活力
的升腾，家家挂画的日常，化作数亿元年交易额的市
场活力；代代承传文脉的坚守，织就全国书画交流的
壮阔图景。
  中庸艺术馆，是鸡川镇曾任开封知府王瓒的后
人所建，在书画村四楼，“名臣政要”“丹青妙手”“中
兴名臣”“乡贤遗风”“明月清风”五个区域，能集中看
到林则徐、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清代的书画名
作。这里珍藏着三百余幅跨越明清至近现代的墨宝
丹青。戴明说的遒劲、沈荃的洒脱、何焯的灵秀、徐
坊的厚重，诸多名家的笔触在此汇聚。私人藏家的
坚守对话文化的传承，精心呵护的历史切片，酿成了
通渭大地永恒的文明醇香。
  艺术的丰润，是通渭人开垦的第二故乡，它将平
凡的日常淬炼成多彩的光芒。通渭人以笔为犁、以
色彩为种，把苦涩的生存体验，写成一首首饱含生命
力的存在之诗，让“诗意地栖居”在西北大地生根
发芽。
  通渭人用沾满泥土的手写下“一蓑烟雨任平生”
的豁达，用龟裂的嘴唇吟诵“千磨万击还坚劲”的坚
韧。“家中无字画，不是通渭人”，当物质的匮乏将生
活压缩到极致，人依然能够通过对美的追求，构建起
独立而丰盈的精神世界。
  通渭人将千年文化基因与生存困境融合的智
慧，为我们提供了创新与传承的范本。他们证明，真
正的文化生命力不在于形式的复古，而在于能否与
当下的生存体验产生共鸣。
  通渭现象印证着“积跬步以至千里”，通过无数
个体的参与和坚持，方能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这种传承不是简单的技艺复制，而是精神火种的传
递，每个通渭人都成为文化链条中的关键一环，在代
代相续中完成文明的迭代与升华。
  通渭现象，这种文化实践超越地域局限，成为人
类文明演进的鲜活样本。它揭示着：文化育人的本
质，是用柔性的精神力量构建心灵秩序；文明传承的
密码，藏在无数个体参与的细微实践中；艺术发展的
真谛，在于形式与内涵的辩证统一；而文化繁荣的根
基，则在于守正与创新的平衡。
  连续十多年的通渭书画艺术节，当各地艺术家
纷至沓来，他们不是简单地奔赴一场艺术盛宴，而是
循着文化基因的召唤，回到精神的原乡。书画艺术
家们在这里，触摸到了艺术最原始的脉动，它扎根于
厚重的土地，生长于百姓的生活，在烟火气中淬炼出
直击人心的力量。
  冷文炜当年以文治政的智慧，早已幻化成今日通
渭的文化自觉。当艺术家们带着通渭赋予的灵感与力
量走向四方，他们传递的不仅是精湛的技艺，更是一
种文化精神，它告诉世人，真正伟大的艺术，永远与土
地相连，与人民共生，在传承与创新中绽放永恒。
        2025年5月24日至25日采风通渭

              2025年5月26日记

  本文作者系甘肃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成

员、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第五届甘肃省书

法家协会常务副主席。

            来源：新甘肃客户端

     本文图片均由通渭县融媒体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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